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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彝族现代诗派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并一直活跃于今天，但是汉族主流文学界从未关注过她，为数极少的彝诗内部

的评论，也基本止于一般的现象扫描。而本论文力图将彝族现代诗派做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把握，追求诗学分析与文化批评的

有机结合。本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揭示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中篇充分体

会和探讨彝族诗人们在建构彝性现代诗歌家园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下篇主要从诗歌语言变革的角

度出发，分析彝族诗歌写作之于汉语新诗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 

引  言 

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全面的社会转型，文学也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在诗歌领域中最为浅表而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浪接一浪

的诗歌热潮，即便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转型之于诗歌集体性的潮流推动力已经大大减弱，但是人们似乎还是在竭力地制造着诗歌

现象，甚至像所谓“口水诗”、“梨花派”之类的垃圾，都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且早已形成了群体创作之势的彝

族现代诗派，却根本不被主流文化（学）界[1]所关注，她似乎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主流文化界的傲慢、盲视，

说明了当下中国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族裔文化隔膜。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着我们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准确、全面的了解，不利

于和谐、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族群关系的建构，更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本文对彝族现代诗派的讨论，虽然不可能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

象，但至少希望能够以切实的研读与思考，拆掉这傲慢之壁上的几砖石。 

       宽泛意义上的“彝族现代诗”应该包括五十年代以来所有的彝族作家诗人写作，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传统彝族社会开始走向现

代，诗歌也开始从民间歌唱转为作家写作，出现了以汉语写作的作家诗人。但是本文中，“彝族现代诗”只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

彝族中文汉语[2]诗歌。因为这里“现代”一词的含意侧重于现代独立品格的创造，而非宽泛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另外由于语

言的障碍笔者没有能力将彝语诗歌纳入考察范围。 

新质的彝族现代诗歌写作起步于吉狄马加，自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当代彝族诗歌的写作方向转向彝族精神家园的返归之后不久，

就有众多的彝族青年诗人随后跟进，[3]经过大约二十年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以大凉山籍诗人为主的彝族现代诗派。[4]这批现代诗

人，既具有共同的彝文化根性和相近的诗歌品质，同时又各具特色，显示了一个成熟的诗歌流派应有的风格一致性与丰富多彩性。例如

吉狄马加的素朴、开阔与浑厚，沙马浓密而忧怅的南高原抒情，阿库乌雾的凝练、奇堀的知识性写作，倮伍拉且的朴素的民歌之风，吉

狄兆林与倮伍沐嘎的口语化书写，马惹拉哈的透明、硬冷、铮铮作响的音乐品质，阿苏越尔的朦胧与柔洁，由清丽走向深沉和“考古想

象”的巴莫曲布嫫，略带晦涩与神秘的阿黑约夫，彝族神话史诗的现代歌手牧莎斯加，深沉、冷静而独立的阿彝，女性写作与族性杂糅

的鲁鹃，自觉彝化的汉－彝诗人发星…… 

    这群优秀诗人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就读于彝族现代诗歌的摇篮西南民族学院。[5]他们除了在中外诗歌杂志上发表作品外，还拥有自

己民刊杂志，如晓夫、晓河主编的校园民刊《山鹰》，还有发星所主编的《彝风》，后者从1997年7月一直办到2005年8月。[6]发星长

年不懈地进行彝族现代诗歌的推介、评论、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并于2002年编辑出版了《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

2000）》。而“学院派”的罗庆春（阿库乌雾）和巴莫曲布嫫，也将彝族现代诗歌的评论与更为广泛的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写作的研究结

合起来。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当代彝族现代诗群的自觉与成熟。 

研究彝族现代诗派，人们很自然地会从文化寻根的角度出发，但是人们所理解的文学之根，往往被不自觉地视为抽象的、形而上的

“民族”[7]文化的存在，它不是被理解为退归山野的发现，就是落实为文学想象的臆造。然而彝族古代诗论家们早就告诉了我们，什

么是真正的诗根： 

 “凡诗都有根，是诗都有主。根就是诗根，也就是诗影；主就是诗魂。 

“诗中的影魂，魂影成一体，此体即诗根。诗主这样出。诗魂这样生，万物从根起，根就是魂。魂可变诗主，根可变诗主；主

么也同样，同样变诗根。有根又有主，诗体从此生。说到诗影么，要用心去思，要靠想去寻。有影根易生，思永诗易成。”[8] 



 

这种理论的阐释，同中国古代汉语诗论的精神是相通的，玄妙且难以定解。但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根性是魂影一体的存在，它具有具

象的可见、可感性，无此可见可感的诗影，诗魂也就无所附体，诗也不会有根；但那具象之在终归是影，诗魂之影，没有诗魂它们就只

能是死物，不会是有生命活力的“意象”。因此虽然我们无意于否认彝族文化之于彝族现代诗的重要性，但彝诗是否有根，从根本上来

说，并不在于它的彝族性有多么强烈，不在于它是否是彝族文化原型的诗意呈现。有根的诗就是有影有魂魂影一体的诗，是一个完整的

世界，一个意象丰富、魂韵灌注的诗性的世界。对于一首诗、一个诗人的诗来说如此，对一个诗群来说也是如此。彝族现代诗歌，之所

以能够默默坚持二十多年不败，没有像所谓的“朦胧诗潮”、“寻根诗”、“第三代诗歌”那样昙花一现，除了深厚的彝文化、凉山山

水的底蕴支撑外，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彝族诗人们创造性地实践了古老的传统诗训。也就是说，对本族群的热爱只是一种引

导，将诗人们引向族性的回归，而他们能够优美歌唱不止的秘密在于：通过精湛的艺术之思，为彝族、为彝族现代诗歌发现了独特的灵

魂之根，并让其深深地蕴含、弥散于一套丰富多彩的诗歌意象（诗影）谱系中。也正是因为有了独特的诗魂，那些具有鲜明彝族特性的

诗影（意象），也才富有了生命的、艺术的整体气蕴。从而为诗人们、他们的族人、中国乃至于世界建构了一个诗性的家园。 

    因此揭示这一诗性家园的核心结构将是本文上篇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中篇将分析彝族现代诗歌创造中所内涵的困惑、焦虑与

冲突，下篇将通过分析彝诗与汉语主流诗歌的互动，揭示它之于中国诗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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